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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   叶处长并不常到余虎的研究院来，偶尔来过几次，也是“顺便”坐在院长的小轿

车里，隔着那层丝绸窗帘，认不得路。今天她优心忡忡地搭乘公共汽车来找丈夫，确

实出了不少洋相。先是不知道该坐几路车，继而又不知道在哪儿转车，最后还不知道

在哪一站下车，问来问去，结果走进了另外一个研究院⋯⋯等她下午 4点钟找到余虎

的院长办公室里来时，只见丈夫正在和张兴谈话。] 

    “二姨！”张兴激动地迎了上来。 

[    “啊！你们已经⋯⋯认识啦？”叶绿漪心头一热，差点把外甥儿搂在怀里，就

搬着他坚硬的双肩，仔细地看起来。啊！3 年来，她第一次发现这孩子也长着端庄的

额头、英俊的慧眼、高高的鼻梁、小嘴薄唇，果然是龙子龙孙！她又感到一阵惭愧，

觉得自己既对不起父母，又对不起丈夫，对不起给大红门开了 3 年汽车的这个孩子，

她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，就双手紧紧地拉着张兴坐在了自己身边。] 

    余虎倒是思想开朗，快人快语，哈哈大笑起来:“四喜临门呀！第一，你双亲健在，

骨肉团圆！第二，我已经交下了一个好朋友，连襟老兄张铁腿！第三，有了一个自学

成材的好外甥！第四，我可以去拜见老公主，当一名传奇式的驸马爷啦！哈哈⋯⋯这

拜见泰山岳母的礼节，你可得先教教我！” 

[    看着丈夫的欢快样子，叶处长简直有点生气了。心想：我整整背了 32 年的家庭

包袱，叫你这三言两语就全都解脱掉了吗？“思想太简单！”她没有说出声来。刚才

在公共汽车上，叶处长还替丈夫盘算过呢：他是贫农出身，战斗英雄，一院之长，55

岁，在高级干部当中还算个青年哪！多说也是个年富力强的中年，前途无量！我这个

做妻子的，必须再一次做出感情上的重大牺牲吗？必须以“回避”父母为代价来保护

丈夫的前途吗？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呢？我正是要找你商量这件事，才在丁字胡同

里摔了那一跤⋯⋯可你倒想得开，满不在乎，当着张兴的面就说要去拜见老公主，那，

“将来政策一左，怎么办？”这句话她说出了声。] 

    “左？”余虎似乎猜透了妻子的心，连忙安慰道：“不要怕！再搞极左，那就不

是咱们一家一户倒楣的问题啦，那就是中华民族倒退几十年的大灾难！所以，你放心，

全国人民决不会答应！” 

“你就不怕受⋯⋯影响⋯⋯”叶处长本想说“受连累”，因张兴在场，才改了口。 

    “影响？谁影响谁？” 

    “我的父母，是贵族，脾气怪⋯⋯” 
    没等她说完，余虎又笑起来：“不是贵族，是劳动人民！要是再搞那种‘查三

代’，连你也是贵族！哈哈，至于脾气嘛，我多加小心就是罗，对对，快说说你们旗

人的规矩，我要见了岳父岳母，是行什么礼？打千儿还是万福？一定很有趣儿！” 

    “叫爹叫妈，双膝跪倒，磕三响头！你干不干？”叶处长没好气儿地说道。 

    “哟！麻烦啦，我堂堂战斗英雄，研究院长，趴在地下磕头可难为情⋯⋯有没有

什么文明点的变通办法，比如三鞠躬之类的？”余虎挠头皮了。 

    叶绿漪确实认真的考虑过这件事。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我们黄家的规矩，叶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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